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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近
一
陣
子
讀
了
幾
篇
文
章
，
心
中
頗
有
感
觸
，
覺
得
應
該
在
「
國
民
」
(
T
h
eC
t
i
z
e
n
)
的
專
欄
內
提
一
提
。
可
是

，
我
算
是
那
一
類
的
批
評
家
呢
？
其
咒
，
我
並
無
意
寫
什
麼
批
評
論
文
，
祗
不
過
想
說
些
「
應
該
說
的
」
話
。
我
唸
過
萊
斯
可
夫

(
註
)
的
「
加
封
緘
的
聖
像
」

(
E
n
s
e
a
l
e
d

A
n
g
e
l
)
；
涅
克
拉
索
夫
的
一
首
詩
，
以
及
謝
德
林
的
一
篇
論
文
。
還
有
，
我

(
嶧g

萊
斯
可
夫

(
z
·
L
e
s
k
o
v

、
1
8
3
1
-
9
5
)
，
十
九
世
此
俄
頊
斯
鄉
土
派
作
家
中
改
童
妻
的
一
位
。
化
的
作
品
一
再
鈇
述
人
之
原
必
本

性
，
如
付
經
過
全
與
犧
牲
與
真
理
之
探
求
之
掞
，
而
琭
札
潔
。
化
有
梟
篇
丟
好
的
小
心
，
郎
是
這
簡
旱
心
樣
的
人

，
另
負
浮
星
，
但
扔
力
求
廎
洋
，
行
堪
而
瑋
母
，
歪
及
往
往
成
為
一
個
「
斯
拉
夫
的
層
吉
方
褘
」
。

一
團
混
亂

張
伯
權
譯

茗
昰
户
＇
霑
輩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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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誼
了
斯
卡
畢
希
夫
斯
革
與N·
M
兩
位
先
生
發
表
在
「
祖
國
紀
事
」
(
g

的
文
章
。
後
者
兩
篇
文
章
，
就
某
一
意
義
而
言

，
對
我
可
以
說
是
一
種
新
的
啓
示
。
將
來
有
機
會
，
我
一
定
要
談
談
。
但
是
目
前
，
我
僅
按
照
閲
讀
的
先
後
，
先
談
「
加
封
緘

的
聖
像
」
這
篇
小
說
。

．

萊
斯
可
夫
的
這
篇
故
事
發
表
在
「
俄
羅
斯
信
使
」
雜
誌
上
。
聖
彼
德
堡
的
人
都
曉
得
有
這
篇
小
說
，
讀
者
甚
多
，
頗
受
歡

迎
。
眞
的
，
這
是

一篇
值
得

一
看
的
小
說
，
寫
得
不
但
相
當
有
個
性
，
而
且
有
趣
。
講
一
百
五
十
個
反
國
敎
徒
最
後
如
何
奇
蹟

似
地
擁
抱
正
敎
。
＇
故
事
是
莉
着

一個
反
國
敎
徒
在
某
個
耶
誕
夜
晚
，
於
火
車
站
裏
敍
述
出
來
的
。

這
一
百
五
十
個
人
是
爲
俄
羅
斯
某
個
大
城
市
築
橋
的
工
人1

他
們
集
體
住
在
河
畔
的
一
座
特
別
的
大
寮
內
，
已
有
三
年

之
久
了
。
這
些
人
擁
有
一
個
小
小
的
禮
拜
堂
，
堂
內
置
了
許
多
早
在
尼
翦
時
代

(
P
a
t
r
i
a

rc
h
N
i
k
o
n
)
之
前
就
被
人
尊
崇
的
聖

像
。
故
事
描
述

一
個
人
_
l

一個
小
有
地
位
的
官
僚
1

堅
持
向
這
些
反
國
敎
者
勒
索
壹
萬
五
仟
元
。
故
事
情
節
的
推
演
頗
吸

引
人
。
他
帶
着
幾
個
衙
門
裏
的
人
，
不
速
而
至
，
要
求
每
幅
聖
像
付
款
一
百
個
盧
布
。
這
一
百
五十個
人
當
然
無
法
順
從
他
的

要
求
，
他
因
此
便
將
禮
拜
堂
內
的
所
有
聖
像
予
以
査
封
；
每
幅
釉
像
都
給
穿
了
洞
，
像
串
脆
餅
一
般
地
用
鐵
線
串
起
來
，
然
後

(
譯
g

｀
碸
國
紀
亨
(T
h
eDomestic 

R
0
n
0
r
d
s
)

：
一
八
二
0
年
由
史
芬
吉
息

(
P
·
P
.
Svinlin) 

~
鏹
於
聖
狓
搗
得
的

一
份
月
刊
。
~
+

年
代
時
候
，
這
本
雜
誌
成
為
西
化
派
自
由
份
子
的
主
吳
喚
舌
，
由
別
林
斯
綦
帶
頭
傾
迷
，
空
蜴
化
們

有
已
的
哲

學
，
對
於
探
識
伶
子

影
縉
荃
年
。
在
俄
琿
斯
大
學
史

上

，
與
普
去
金
同
享
相
噹
比
拉
的
体
大
詩
人
萊
蒙
托
夫

(L
e
r
m
o
n
t
o
v
)

，
屈1的
早
期
a
f·

情
作
品
，
僅

走
以
假
名
在
此
雜
誌
上
發
耒
的
。
到
了
七
十
年
代
·
玫
由
蔭
第
可
夫

(
M.

S
a
l
t
y
k
o
v

、
1
8
2
6-

8
9
)與
涅
尤
拉
索
夫
共
同

品
輯
。

在
這
十
年
之
內
，
雜
誌
上
出
视
了
許
多
值
苻
注
逸
的
作
品
，
嵒
如
遏
伶
欲
氐
的
天
才
作
家
菡
年

(
V.S

. 

G
a
r
s
h
i
n

、
1
8
5
5
-
8
8
)

的
小

-
3「
g
天
」

(
F
o
u
r
D
a
y
s
、

1
8
7
7
)
'杜
思
陀
也
夫
斯
碁
的

「青
B
少
年

」

(
T
h
e
Raw 

Y
o
u
t
h
、
1
8
7
5
)
·以灰
歐
蚯
t

托
洛
夫
斯
碁
的
立
刷

。
八
十
年
代
民
粹
派
領
神
米
海
洛
夫
斯
碁

(
M
i
k
h
a
i
l
0
v
s
k
y

,

1842..:..1904) 

~
a
\
x
在
這
時
候
嶄
霉
頤
負
的

。
他
們
同
是
在
縴
心
第可
夫
「
正
4
常
代
間
超
」
的
號
召
下
，
活
躍
於

「
｀
硨
囷
紀
玄
」
上
的
作
家
，
共
同
致
力
於
年
起
大
學
生
的
啓
心

璞
想
。
一
＾
＾

g
年
，
註
刊

終
於
在
政
府
勒
令

下
仔
刊
。



送
到
某
個
地
窖
裏
。
但
在
這
許
多
聖
像
裏
，
有
一
幅
古
老
的
天
使
畫
像
，
特
別
爲
這
小
禮
拜
堂
所
每
崇
；
信
徒
都
以
爲
這
幅
畫

是
個
奇
蹟
。
那
官
僚
因
爲
勒
索
未
遂
，
國
繼
成
怒
，
而
萌
生
報
復
之
心
，
想
要
侮
辱
這
些
工
人
，
便
當
着
衆
人
之
前
將
臘
襪
在

天
使
聖
像
的
臉
上
，
再
加
上
封
緘
。
本
地
主
敎
看
到
聖
物
遭
此
侮
辱
，
連
迭
呼
道
：
「
眞
是
一
團
混
亂
！
」
，
並
囑
咐
把
這
受

瀆
的
聖
像
放
臘
在
大
敎
堂
的
窗
戶
上
。
萊
斯
可
夫
寫
道
：
大

主
敎
的
話
，
以
及
下
令
把
受
辱
的
聖
像
從
地
窖
移
至
大
敎
堂
的
這

個
擧
動
，
使
得
這
些
反
國
敎
徒
欣
喜
異
常
。

諝
後
故
事
轉
變
得
更
爲
曲
折
而
有
趣
：

「
天
使
」
被
人
從
大
敎
堂
裏
偷
走
了
。
有
一
個
英
國
人
，
出
身
費
族
家
庭
，
整
個

築
橋
工
程
就
是
由
他
承
包
的
，
他
和
這
些
反
國
敎
徒
處
得
很
好
；
也
很
喜
歡
他
們
，
而
他
們
也

一
向
對
他
直
言
無
諱
，
所
以
便

決
定
幫
忙
他
們
。

小
說
裏
面
以
那
位
英
國
人
和
敎
徒
關
於
神
像
的
對
話
最
值
得
注
意
。
整
篇
小
說
就
以
這
一
段
意
義
最
嚴
肅
，
也
寫
得
最
好

。
故
事
就
在
這
件
發
生
於
晚
禱
時
刻
的
竊
案
中
進
入
高
潮
。
天
使
臉
上
的
封
緘
被
人
取
掉
；

一
幅
新
的
聖
像
l

丨
尙
未
爲
人
尊

崇
的
聖
像
丨
l

代
替
了
原
來
的
那
一
幅
，
且
依
照
那
位
英
國
人
的
妻
子
的
意
思
，
如
法
泡
製
地
加
上

「
封
緘
」
。
就
在
這
時
候

，
奇
蹟
出
現
了
：
有
一
個
人
(
眞
的
，
就
只
有
這
盂
呻
)
看
見
這
幅
新
加
封
緘
的
砲

像
發
出
亮
光
，
並
且
當
它
被
送
到
大
敎
堂

之
後
，
發
現
連
封
緘
及
封
臘
都
消
遁
不
見
了
。
負
責
將
這
幅
聖
像
送
來
的
那
個
敎
徒
見
此
情
況
，
當
下
跑
去
見
大
主
敎
，
把
前

後
情
形
都
坦
白
出
來
。
大
主
敎
答
應
赦
免

他
的
罪
，
並
對
他
說
：

「
你
必
得
相
信
，
信
仰
在
你
身
上
比
別
人
更
有
力
：
你
'

」
|
|

他
說
|
|

「
以
欺
詐
的
手
段
除
掉
你
們
天
使
臉
上
的
封

緘
，
所
以
我
們
的
天
使
便
自
己
除
去
了
封
緘
，

而
把
你
帶
到
我
這
兒
來
。
」

這
個
奇
蹟
引
起
敎
徒
們
莫
大
的
激
勵
，

．於
是
整
個
禮
拜
堂
裏
的
信
徒
丨
—

一
百
五
十
個
人
＇
~

便
皈
依
了
正
敎
。

．
然
而
，
就
在

這
裏
，
作
者
犯
了
一
個
錯
誤

，
使
得
故
事
的
結
尾
成
了
一
個
敗
筆
°
(
萊
斯
可
夫
經
常
犯
這
種
錯
誤
，
不
免

8
3
令
人
想
起
他
的
「
敎
堂
居
民
」
＾
＾
C
a
t
h
e

.

d
r
a
lF
o
l
k"
裏
的
那
個
執
事
阿
希
拉
的
結
局
°
)
令
人
覺
得
，
作
者
畏
權
人
家
指

·
責
他
偏
見
，
而
蜘
踞
於
解
釋
這
個
奇
蹟
。
敍
述
者

|
—

代
表
小
農
夫
，
先
前
的
反
國
敎
徒
|
_
「

洋
洋
得
意
」
地
承
認
，
在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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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皈
依
正
敎
後
的
一
天
，
終
於
發
現
砷
像
何
以
自
動
去
掉
封
緘
的
原
因
。
那
位
英
國
婦
人
並
不
敢
把
臘
直
接
傾
漁
在
砷
像
的
臉

上
＇
~
卽
使
這
神
像
尙
未
爲
人
所
奉
祀
；
她
在
靈
面
上
先
黏
上
一
片
紙
，
再
漁
上
臘
緘
。
如
此
，
自
然
地
在
半
途
中
紙
片
便
給

脫
落
下
來
，
神
像
也
就
解
緘
了
。
可
是
結
果
依
然
令
人
不
解
的
是
，
所
謂
奇
蹟
的
鎮
相
雖
然
大
白
，
這
些
反
國
敎
徒
却
仍
舊
繼

接
皈
依
正
敎
1

當
然
，
那
是
因
爲
他
們
被
大
主
敎
的
仁
慈
所
感
動
，
大
主
敎
寬
恕
了
這
一
切
。
然
而
，
想
想
這
些
反
國
敎
徒

先
前
對
自
己
的
信
仰
那
般
虔
誠
，
那
般
篤
定
；
想
想
他
們
的
罌
物
遭
受
褻
瀆
，
他
們
虔
誠
恭
敬
的
情
感
受
到
了
屈
局
；
再
想
想

這
次
宗
敎
分
離
運
動
的
一
般
性
質
l

凡
此
種
種
箕
在
難
以
說
明
這
些
反
國
敎
徒
竟
然
由
於
一
陣
情
緒
的
傷
感
，
而
改
皈
正
敎

—

僅
僅
因
爲
感
激
大
主
敎
的
寬
赦
？
眞
的
，
在
發
生
這
樣
一
樁
由
於
政
府
官
員
的
腐
敗
而引
發
出
來
的
瀆
砷
事
件
後
，
他
們

應
該
比
任
何
人
更
瞭
解
大
主
敎
的
意
義
；
這
件
瀆
砷
行
爲
不
啻
傷
害
到
反
國
敎
徒
，
亦
傷
害
到

所
有
的
正
敎
信
仰
者
，
而
他
'

一
個
大
主
敎
，
祗
說
出

一
句
：
「
一
團
混
亂
！
」
的
話
！
一
位
大
主
敎
竟
無
能
阻
止
一
個
二
等
官
員
犯
罪
，
阻
止
他
如
此
蠻
狠

地
侮
辱
宗
敎
！

一
般
說
來
，
萊
斯
可
夫
的
小
說
在
這
方
面
給
我
很
難
過
的
印
象
，
不
免
對
這
故
事
的
眞
渡
性
起
了
疑
心
。
當
然
，
這
篇
小

說
是
寫
得
相
當
好
的
，
值
得
稱
揚
。
但
問
題
是
：
眞
地
，
這
一
切
都
是
眞
的
嗎
？
這
一
切
眞
可
能
發
生
在
我
們
之
間
嗎
？l
l
'

而
闞
鍵
却
在
據
說
這
故
事
是
有
事
咒
根
據
的
。

．

就
議
我
們
假
設
：
諜
我
們
假
設
說
，
某
個
地
方
的
某
個
正
敎
敎
堂
，
有
一
幅
甚
爲
敎
徒
所
崇
奉
的
聖
像
，
而
一
個
反
國
敎

禮
拜
堂
內
的
信
徒
從
大
敎
堂
珽
把
那
聖
像
偷
走
了
l
|

＇
就
是
說
，
他
們
想
把
那
古
老
的
聖
物
安
置
在
自
己
的
敎
堂
內
。
不
錯
，

這
種
事
很
可
能
發
生
。
而
譏
我
們
假
設
，
十
年
之
後
，
有
個
政
府
官
員
發
現
了
這
幅
聖
像
，
便
和
反
國
敎
徒
談
起
買
賣
，
期
望

撈
得

一筆
肥
厚
的
賄
賂
°
敎
徒
們
無
法
留
出
這
筆
錢
，
那
貪
官
便
把
臘
視
在
聖
像
的
臉
孔
上
，
並
且
加
上
官
緘
。
好
啦
，
現

在
難
遁
我
們
便
可
說
，
這
聖
像
因
爲
被
反
國
敎
徒
保
有
了
一
段
時
期
，
已
失
去
了
祂
神
聖
的
意
義
？

l
_

事
廙
上
，
萊
斯
可

夫
告
訴
我
們
的
這
幅
聖
像
是
屬
於
正
敎
的
，
自
古
以
來
便
爲
人
們
頂
禮
膜
拜
，
早
在
宗
敎
分
離
運
動
之
前
已
爲
正
敎
人
士
所
崇

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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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譯
註
)
低
國
沙
皇
時
代
之
比
方
自
治
位
纖
。

而
當
地
的
大
主
敎
竟
然
無
能
，
也
無
權
伸
指
(
至
少
可
以
伸
二
砥
指
頭
罷
)
爲

這
聖
物
辯
護
,
却
祇
說
Z
田
:
「
n
幽
混

亂
」
嗎
？
這
事
箕
咒
在
令
人
難
以
心
服1

我
提
出
這
惱
人
的
質
問
，
我
們
的
知
識
分
子
或
許
認
爲
只
是
個
人
偏
見
，
做
不
足

道
罷
。
但
我
却
認
爲
，
侮
局
公
衆
的
共
同
情
感
，
以
及
褻
瀆
人
們
視
諸
砷
聖
之
物
，
不
啻
是
種
蔑
視
，
更
是
一
種
非
常
殘暴
的

行
爲
。那

些
反
國
敎
徒
不
免
如
此
想
：
「
倘
若
這
位
正
敎
顯
要
能
挺
身
出
來
保
護
敎
會
，
那
個
官
員
還
能
這
般
砷
氣
嗎
？
」
他
們

不
會
這
樣
想
嗎
？
如
果
一
個
敎
會
像
小
說
裏
所
描
述
的
那
麼
亳
無
權
威
，
他
們
還
會
去
尊
敬
它
？
那
位
大
主
敎
的
行
爲
咒
在
難

以
令
人
解
釋
說
：
由
於
權
威
不
足
的
緣
故
。
我
們
眞
能
說
他
是
由
於
冷
漠
或
怠
惰
，
或
是
令
人
難
以
置
信
地
忘
掉
了
他
的
職
責

？
他
變
成
了
祗
是
政
府
的
一
名
官
員
？
如
果
眞
的
如
此
，
卽
表
示
要
發
生
不
幸
了
.. 
信
徒
們
一
定
會
慢
慢
地
對
信
仰
失
去
了
熱

忱
，
他
們
對
於
敎
會
的
摯
愛
與
奉
獻
也
將
隨
之
冷
淡
下
來
，
而
反
國
敎
徒
必
因
此
而
輕
蔑
正
敎
敎
會
。
乾
這
反
國
敎
徒
們
不
明

白
這
點
嗎
？

以
上
這
些
是
誼
過
萊
斯
可
夫
這
篇
值
得
敬
佩
的
小
說
之
後
，
每
個
人
都
會
有
的
想
法
。
因
此
l
~

諷
我
們
重
申
一
次
I

就
某
些
細
節
而
論
，
這
篇
小
說
仍
然
是
令
人
難
以
信
服
的
。

同
一
時
候
，

我
在
最
近
一
期
的
「
粵
音
」

(
T
h
eV
o
i
c
e
)
裏
讀
過
如
下
的
新
聞
：

歐
雷
爾
省
的
鄉
間
，

有
一
位
牧
師
給
「
當
代
」

(
P
r
e
s
e

n
t
T
i
m
e)
日
報
寫
了
一
封
信
，
信
的
內
容
大
概
如
下
：
「
差

不
多
從
農
奴
制
度
廢
除
以
來
，
我
便

一
直
在
我
敎
區
裏
敎
逛
孩
童
如
何
誼
書
識
字
，
直
到
『

札
姆
斯
托
夫
』
(
Z
e
m
s
'
t
v
o
)

(
註
)
當
局
明
白
了
敎
育
的
價
值
，
表
示
要
開
始
任
用
專
任
敎
師
之
後
，
我
才
放
棄
這
項
職
責
。
然
而
，
就
在
這
一
學
年
(

1
8
7
2|

1
8
7
3)
開
始
時
，
却
發
視
全
國
敎
師
普
遁
的
缺
乏
。
眼
看
着
我
們
村
裏
的
學
校
就
要
停
課
，
於
是
我
決
定
自
己
負
起
敎

師
之
萁
，
便
向
學
校
董
事
會
遞
上
申
請
書
。
薫
事
會
的
答
覆
是
，
祗
要
農
會
(
P
e
a
s
a
n
t
s

'
C
o
m
m
u
n
i
t
y
)

同
意
，
我
便
可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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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。
農
會
方
面
表
示
非
常
歡
迎
，
並
且
擬
定
了
一
份
很
有
禮
貌
的
決
議
。
然
後
1

遵
守
薫
事
會
的
指
示
_
|

我
向
行
政
處
索

取
證
書
。
行
政
處
的
職
員
W
.
S

，
是
個
無
知
的
人
，
但
處
長
却
凡
事
都
聽
他
的
。
他
們
拒
絕
發
給
我
證
書
，
理
由
是
我
沒
有

時
間
敎
書
丨
丨

其
箕
是
另
有
陰
謀
的
。
於
是
我
向
負
責
仲
裁
者
提
出
申
訴
。
他
沖
着
我
的
臉
對
我
說
：
『
政
府
當
局
無
意
把
敎

育
交
給
牧
師
。
』
『
何
以
故
？
』
我
問
他
。
『
因
爲
』
'
_
j

仲
裁
者
囘
答
—
丨

『
當
牧
師
的
人
會
傳
播
迷
信
。
』
」

各
位
溍
過
這
則
新
聞
可
有
何
感
想
？
當
然
，
就
某
種
間
接
意
義
而
言
，
幾
乎
是
萊
斯
可
夫
故
事
的
翻
版
，
賀
在
令
人
難
以

心
服
，
而
不
免
要
質
詢
個
澈
底
。
整
件
事
情
，
重
要
的
並
不
在
於
出
現
這
樣
的
一
個
仲
裁
者
：
一
個
傻
瓜
懶
洋
洋
地
說
幾
句
愚

蠹
的
話
又
怎
麼
樣
？
我
們
大
可
不
必
去
相
信
。
問
題
在
於
他
竟
然
如
此
絕
對
而
公
開
下
此
斷
語
。
亳
無
猶
疑
地
當
著
某
人
的
而

，
無
恥
地
把
這
番
話
歸
咎
於
政
府
，
假
藉
政
府
的
名
義
說
出
來
。

.

. 

任
何
仲
裁
者
，
卽
使
有
十
倍
大
的
襯
力
，
也
不
敢
對
一

．

個
波
羅
的
海
的
本
堂
牧
師
說
這
種
話
丨

l

'
老
天
，
這
位
牧
師
的
控

訴
，
將
會
爲
政
府
惹
來
多
大
的
賓
備
，
將
引
起
多
麼
混
亂
的
場
面
！
牧
師
的
態
度
雖
然
溫
和
，
但
他
合
理
的
抗
議
必
將
引
起
羣

衆
的
注
意
。

然
而
有
件
事
我
們
必
得
仔
細
想
一
想
：
如
果
這
個
說
話
的
人
地
位
高
於
仲
裁
者O
追
種
情
形
是
很
可
能
的
，
因
爲
在
我
們

國
家
裏
什
麼
事
都
可
能
發
生
)
'
那
麼
我
們
這
位
善
良
的
「
牧
羊
人
」
便
不
會
去
控
訴
他
了
，
因
爲
他
知
道
這
樣
做
的
結
果
舐

有
引
來
「
一
團
混
亂
」
而
已
。
何
況
，
我
們
無
法
期
望
他
應
具
有
早
期
華
督
徒
那
樣
的
熱
忱
。
一
般
而
論
，
我
們
會
控
訴
政
府

官
員
漠
視
神
聖
工
作
。
然
而
，
在
這
種
環
境
下
，
還
有
什
麼
期
望
的
呢
？
而
且
，
我
們
民
衆
從
來
沒
有
哪
個
時
候
像
今
天
這
般

迫
切
地
需
要
政
府
的
痙
忙
。
我
們
正
活
在
俄
羅
斯
民
族
整
個
歷
史
中
，
一
個
短
暫
但
也
許
是
最
重
要
的
時
刻
。

最
近
在
俄
國
的
某
一
地
區
發
生
了
一
個
非
常
奇
異
的
現
象
.. 

就
在
正
敎
之
間
產
生
了
一
種
新
的
敎
派
，
屬
於
德
國
新
敎
主

義
的
「
聖
經
莘
督
敎
派
」

(
g

。
「
國
民
」
曾
於
適
當
時
候
提
醒
過
羣
衆
注
意
。
這
現
象
雖
然
令
人
厭
惡
，
但
其
中
却
似
乎

(
譯
註)
t
he

· -
S
t
un
di
sls
'

一
八
六
0
年
起
於
俄
矗
斯
，
排
斥
虛
文
儀
式
，
專
以
聖
經
為
依
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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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有
某
種
預
言
性
的
性
質
。

烏
克
蘭
南
部
克
森
省

(
Kh
e
r
so
n
)地
方
，
有
位
名
啡
波
涅
伯
格
的
牧
師
，
看
見
地
方
上
的
百
姓
敎
化
未
開
，
心
靈
閉
塞

，
覺
得
很
難
過
；
於
是
他
便
開
始
向
他
們
傳
播
基

督
福
音
，
引
毋
他
們
皈
依
正
敎
，
永
不
叛
離
。
但
事
情
却
有
變
異.. 
雖
然
傳

敎
十
分
成
功
，
但
已
促
使
這
些
新
敎
徒
拋
栗
正
敎

l

丨
甚
至
以
此
為
入
敎
的
首
要
條
件
。
他
們
捨
栗
了
一
切
典
禮
儀
式

、
偶
像

，
開
始
依
據
路
德
敎
派
的
方
式
聚
會
，
唱
頌
面
美
詩
，
引
用
祈

f禱
書
。
有
些
人
甚
至
學
起
德
語
。
這
個
敎
派
出
人
意
料
地
，
迅

速
地
播
散
到
其
他
省
份
。
敎
徒
們
紛
紛
改
變
他
們
原
來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放
栗
了
喧
鬧
的
酒
會
。

他
如
此
辯
道
：

「
他
們
(
指
德
國
聖
經
革
督
敎
徒
)
生
活
有
規
律
，
眞
箕
而
正
經
，
因
爲

他
們
沒
有
所
謂
的
封
齋
期
;
…
」

這
種
邏
輯
箕
在
可
悲
；

然
而
，
不
管
人
家
說
什
麼
，
總
有
多
少
道
理
在

，
尤
其
如
果

「
封
齋
」
被
人
認
爲
只
是

一
種
儀
式

的
時
候
。
瞎
問
，
窮
苦
的
人
家
能
從

「
封
齋
」
中
學
得
什
麼
有
盆
而
深
邃
的
意
義
？
1

事
箕
上
，
長
久
以
來
他
們
一
直
把
「

封
齋
」
視
作
一
種
宗
敎
儀
式
而
已
。

亦
卽
說
，
他
反
對
儀
式
。

這
點
我
們
可
以
瞭
解
。
但
爲
什
麼
他
反
對
得
如
此
突
然
呢
？
動
機
何
在
？

也
許
＇，
祗
是
一
個
很
普
通
的
理
由
，

就
是
說
，
從
二
月
十
五
日
開
始
，
一
道
新
的
生
命
之
光
在
他
的
身
上
閃
爍
着
。
在
這

條
新
的
這
路
上
，
他
邁
出
了
第

一
步
，
也
許
會
因
此
維
跌
倒
地
；
但
他
用
盡
一
切
方
法
避
免
如
此
，
而
且
突
然
悟
及
了
自
己
是

多
麼
「
可
憐
、

卑
微

、
茫
然
而
無
助
」
。
但
最
主
要
的
是

：
他
開
始
追
求
眞
理
，
甚
至
犧
牲
了
長
久
以
來
一
直
被
他
奉
爲
砷
聖

的
一
切
事
物
。
事
賀
上
，
不
論
怎
樣
的
墮
落
，
外
在
如
何
的
酪
力
，
以
及
受
到
如
何
的
屈
辱
，
都
無
法
抹
殺
或
根
除
我
們
百
姓

心
中
追
求
眞
理
的
渴
望
，
因
爲

這
份
渴
望
對
他
們
來
說
是
最
珍
賁
的
，
勝
過
一
切
。
卽
使
他
們
頽
敗
之
極
，
卽
使
在
他
們
最
放

菡
的
時
刻
，
他
們
仍
然
不
會
忘
掉
自
己
是
個
放

溈
者
，
而
且
永
遠
記
得
恒
有
一
個
崇
高
的
眞
理
蘋
然
超
立
於
一
切
之
上
。

現
象
就
是
如
此
。
或
許
，
它
祗
是
一
個
孤
立
而
冏
淺
的
視
象
罷
。
或
許
一
開
始
便
會
停

止
而
僵
化
，
最
後
轉
變
成
另
一
種

儀
式
，
尤
其
如
果
沒
有
人
加
以
注
意
的
話
。
但
不
管
你
怎
麼
說
，
我
願
意
再
強
調
一
次
l
l

它
的
裏
頤
定
含
有
預
言
的
道
理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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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在
當
前
這
種
年
頭
裏
，
當
未
來
是
這
般
難
解
的
時
候
，
預
言
是
可
以
爲
人
所
相
信
的
。

萬
一
類
似
的
這
種
情
形
普
遁
全
國
時
怎
麼
辦
？
不
指
聖
經
琫
督
敎
派
(
擔
說
當
局
已
鎦
採
取
了
適
當
的
應
付
方
法
)
,
但

指
類
似
的
情
況
？
如
果
所
有
的
百
姓
，
都
已
罷
逹
到
放
蕩
的
極
度
，
曉
得
自
己
的
不
幸
，
他
們
會
對
自
己
說
：
「
我
們
不
要
墮

落
。
我
們
不
再
飲
酒
。
但
我
們
需
要
眞
理
，
而
且
敬
畏
上
帝I
丨
丨
但
最
重
要
的
是
眞
理
，
眞
理
勝
於
一
切
。
」

他
們
對
眞
理
的
渴
莘
，
賀
在
是
令
人
興
奮
的
現
象
。
然
而
，
欺
騙
却
取
代
了
眞
理
，
猶
如
在
「
聖
經
菡
督
敎
派
」
這
事
件

裏
一
樣
。

事
究
上
，
我
們
的
百
姓
算
是
哪
種
新
敎
徒
，
哪
種
德
國
人
？
他
們
爲
了
唱
聖
詩
而
學
習
德
語
，
這
是
幹
什
麼
用
的
呢
？
難

道
一
切
的
一
切
不
都
已
包
含
在
正
敎
之
中
了
嗎
？
他
們
還
尋
求
什
麼
？
難
道
正
敎
之
中
不
已
具
備
了
眞
理
，
以
及
俄
羅
斯
民
族

的
拯
救
1

以
及
未
來
全
人
類
整
體
之
得
救
？
難
道
正
敎
的
一
切
純
潔
不
已
含
有
基
督
的
神
聖
形
象
在
裏
頭
？
而
且
，
或
許
，

俄
羅
斯
民
族
在
整
個
人
類
命
運
當
中
那
最
重
要
的
註
定
的
命
運
，
就
包
涵
在
若
督
的
神
聖
形
象
，
以
及
它
的
一
切
純
潔
裏
，
以

及
，
當
時
候
來
臨
時
，
包
涵
在
聖
像
啓
現
給
這
失
落
了
的
世
课
＾
的
那
啓
現
之
中

1
·

是
的
，
但
在
這
一
切
發
生
之
前
，
那
位
本
堂
牧
師
必
先
覺
醒
，
而
後
走
向
羣
衆
向
他
們
顒
示
眞
理
1

正
敎
的
眞
理
，
因

爲
他

一
定
非
常
審
慎
的
。
然
而
，
羣
衆
一
定
跟
隨
着
他
，
但
並
非
爲
了
正
敎
，
並
非
爲
了
感
激
，
而
是
爲
了
他
是
敎
他
們
認
識

眞
理
的
第
一
個
人
。
而
且
情
形
必
然
發
展
成
：
「
他
的
一
生
是
善
的
，
因
爲
沒
有
半
刻
是
屬
於
路
德
的
。
」
l
l

一
旦
牽
涉
到

個
人
因
素
的
時
候
，
這
種
推
斷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。

但
，
我
們
的
牧
師
呢
？
我
們
驄
到
什
麼
呢
？

我
們
的
牧
師
1

據
說
也
開
始
覺
醒
了
。
據
說
很
久
以
前
他
們
便
開
始
顯
示
生
命
的
徵
兆
。
我
們
滿
稷
謙
卑
的
滿
足
，
讀

着
敎
堂
裏
那
些
大
人
物
的
訓
誡
，
敬
重
傳
道
的
美
德
，
遵
行
有
德
的
生
活
。
根
據
各
方
面
的
報
導
，
我
們
的
精
砷
導
師
正
在
着

手
準
備
講
道
。

問
題
是
他
們
能
否
趕
得
上
時
間
？
他
們
可
有
辦
法
跟
着
清
晨
第
一
隻
鳥
一
同
甦
醒
？

l
_

那
位
本
堂
牧
師
是
一
隻
候
鳥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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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隻
羽
毛
與
衆
不
同
，
結
構
也
不
同
的
烏
。
我
們
的
牧
師
，
事
究
上
也
並
非
屬
於
公
務
員

！

難
道
他
們
不
是
偉
大
眞
理
獨

一
無

二
的
傳
播
者
，
註
定
要
喚
醍
世
界
嗎
？

那
位
本
堂
牧
師
確
賀
比
他
們
早
起
。
然
而
，
在
「
埋
經
基
督
敎
派
」
這
樁
事
件

裏
，
牧
師
要
做
些
什
麼
呢
？
我
們
不
免
有

歸
咎
於
我
們
牧
師
的
傾
向
；
但
我
們
不
妨
想
一
想
：
他
們
可
能
把
自
己
僅
僅
拘
限
在
對
權
威
的
公
開
指
責
而
巳
嗎
？
暎
，
當
然

不
是
：
我
們
有
許
多
好
牧
師
—丨
或
許
，
超
過
了
我
們
所
希
望
的
，
或
是
我
們
所
應
得
的
。
卽
使
如
此
，
他
此
刻
想
要
傳
播
的

是
什
麼
？
丨

—
(
我
，
一
個
世
俗
人
，
雖
然
對
此
問
題
不
算
熟
悉
，
有
時
也
會
質
詢
自
己
°
)
l
|
l

論
正
敎
對
路
德
敎
的
優
勢

嗎
？
I

然
而
我
們
的
農
民
却
是
一
羣
無
知
的
百
姓
，
他
們
也
許
什
麼
也
不
知
道
，
什
麼
也
說
不
明
白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他
們
會

佈
講
一
些
生
活
中
善
良
的
行
爲
與
規
矩
嗎
？
但
是
如
果
百
姓
成
天
醉
酒
，
如
何
期
莖
他
們
行
爲
「
莊
重
」
？
I

或
許
戒
酒
可

以
剷
除
罪
惡
之
根
？
丨
—
亳
無
疑
問
的
，
這
才
是
要
緊
的
，
雖
然
丨
—
不
談
細
節1

我
們
必
須
顧
及
俄
羅
斯
的
偉
大
，
一
個

強
國
，
這
是
一
個
「
昂
責
的
」
等
待
解
決
的
問
題.. 

啊
，
就
某
方
面
而
言
，
這
幾
乎
等
於
是
「
一
團
混
亂
」
。
所
以
，
除
了

勸
導
少
飲
酒
之
外
，
致
在
沒
有
別
的
可
佈
道
的
。

而
那
位
本
堂
牧
師
關
心
俄
羅
斯
，
一
個
歐
洲
列
強
之
偉
大
的
什
麼
呢
？
他
既
無
懼
於
「
一
團
混
亂
」
，
而
他
又
是
另
一
種

不
同
的
奉
獻
。
這
就
是
他
得
勝
的
緣
故
。

談
經
營
管
理
G
＾
版
)

王
永
庚
署

特
像
四
十
元
，
郵
賜
九
折

在
本
書
中
，
霖
業
家
王
永
慶
先
生
一
再
強
調
：
成
功
，
或
老
說
賺
綫
，
不
要
依
靠
低
工
資
、
保
護
及
其
他
不
正
當
的

手
段
，
而
要
靠
經
營
者
堅
強
的
競
爭
意
志
、
完
善
的
工
作
計
劃
和
籃
營
管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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